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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就这样被打动
□ 邢凯瑞

突如其来的封控，让人措手不及。已经封控了7天，蔬菜
米面什么的，早已告罄，唉，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初三党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唯一
可以睡懒觉的日子。可大清早的，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就刺破
了黎明。手机在桌子上不断尖叫着，震动着，忍！再忍！忍无
可忍！“喂？”我抓起电话，烦躁地问。电话那头，是父亲激动又
兴奋的声音：“我给家里买了些菜，你快下来取吧。”

封控那天，父亲正在外工作，没赶上回家。考虑到小区
“只进不出”，为了生计，父亲就一直在外工作，没有回家。

我极不情愿地起床，带好口罩，匆匆下楼去。刚到楼下，
寒气就铺面而来，即使我把自己裹得像个球，也禁不住瑟瑟发
抖。远远望去，小区大门外，一个男人在那儿等人。他穿着薄
棉衣，蓝色牛仔裤，掂着很多的花花绿绿的袋子——他是不是
每一根手指上都挂上袋子了呢？近了，近了，他晃晃手中的大
堆袋子，似乎想向我招手，又似举不起来的样子，大声吆喝道：

“在这呢。”是父亲！他半举的双手冻得通红，和戴的白色口罩
一比，显得更加通红，像是烧红的烙铁一般。父亲怎么如此憔
悴？简直像个农民工！我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我赶紧跑到大门处。父亲靠过来，把大大小小的袋子一
个又一个从栅栏缝隙塞进来，我立刻接上。这时，我看到父亲
的手，手心、指头肚上都被嵌上了深深的勒痕，手背青筋凸起
着还附着一层干皮。递完东西，我问：“爸，你这几天还在送
货？咋不歇歇？”父亲笑笑：“今年形势不好，哪敢歇着？今天
你不上课吧？记得把之前的东西复习复习，一定得好好学！”
我心头一酸，答了句：“嗯。”父亲看看我，最终没多说啥，只一
句：“我还得去送货，先走了。”我点点头，父亲走了。父亲远去
的背影，单薄，瘦弱，甚至有些落魄，我的泪水瞬间涌了出来，
来时心中那不满、那寒冷，早已被此刻的感动、愧疚驱散。

回家途中，想起父亲单薄的衣服，我暗暗后悔：怎么没想
起来给父亲带件厚棉衣呢？那一刻，父亲远离的背影，深深打
动了我，深深烙在我心上——父亲，感谢您对这个家的付出，
我也会担起自己的责任，定会学有所成！

就这样被打动
□ 任海楠

漆黑的街道上，冷风呼啸而过。记忆中爷爷你是驼背的，
而此刻，眼前却有一座宽厚的大山，为我阻挡寒风……

“不好了，我忘记复印了！”随着我的一声惊呼，爷爷奶奶
同时看过来。奶奶放下整理书包的手，焦急道：“怎么了这
是？明天就开学，又忘什么了？”“怎么办，我忘记复印老师要
的证件了，很重要！”“早给你说了，把东西都收拾好，你看看
你！”爷爷凶巴巴的道。奶奶瞪了他一眼，温柔的又看着我问：

“现在还来得及么？”我看了眼外面漆黑的夜色，又看看表“9：
25”，蔫蔫的道“这么晚，肯定不行了……”

正当我想着明天怎么接受老师的审问时，听到了“啪”的
一声，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爷爷把手中的遥控器放下，依
旧是那副凶巴巴的面孔，而说出的话却不然：“走，我带你去别
小区那儿看看，我记得那边不是有个书店关又很晚吗？”“可，
可那很远啊……”我犹犹豫豫的。爷爷却什么话都没有说，伸
手拿起车钥匙推开门走了出去，回头又说道：“跟上。”我赶忙
拿上棉服跟了上去。刚下楼，即使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仍不
免被寒风吹地打了个哆嗦。

爷爷看了看我，一言不发，坐上车后，伸手把自己座上的
垫子拿过来盖到我的腿上，才坐到冰冷的车座上启动三轮
车。此刻，我的心好像被羽毛拂过，暖暖的。11月的夜晚已
经很冷了，寒风打在脸上，我努力把自己缩在小小的棉服里，
嘟囔了句：“嘶……好冷！”我抬起头，想问爷爷还有多长时间
才能到，可还没开口就愣住了，眼前的爷爷穿着被洗掉色的棉
衣，带着顶地摊买的帽子。记忆中总是驼着背的爷爷，此刻的
背却挺得笔直，尽管自己的耳朵已经冻得紫红，却要为我挡下
所有寒风。像是听到我的话般，爷爷慢慢把车停在路边，我回
过神来，刚要问怎么了，爷爷就已经下车走来，把自己头上的
帽子摘下给我带上，又拢了拢我的衣服，说：“马上就到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彻底被打动了，黑夜的寒风忽然没那么
冷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包裹着我的全身，心里暖暖的，鼻头
酸酸的。

就这样被打动
□ 张瑞淇

电影《岁月神偷》里说：“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
大的小偷。” ——题记

抬头，我对上妈妈的眼眸。记忆中，她有着一双琥珀色的
美丽眼睛，但常年的操劳让她的眼睛周围长满了皱纹。眼睛
也变得灰蒙蒙，眼底还有化不开的疲惫……

“淇淇，快起床了，已经6点15了！网课要开始了——”妈
妈焦急的跑过来叫我。6点15分，我猛地一激灵，马上就要上
课了！“妈妈——”我又急又怒：“你为什么不早点叫我？你不
知道不到6：20老师就要点名吗？”妈妈正在替我收拾东西，听
到抱怨，手上动作一顿。那一刻，我看见她眼睛里在慌乱之后
是一片暗淡。

我停止了抱怨！
下课，我闷房里不出去，心里还在生妈妈的气。不知怎

的，竟看到窗台的文具盒。那是我闹着妈妈非要买的，40块
钱，可是没用多久，我就嫌它款式不够新，不再用了。妈妈，她
一个旧皮包用了好多年。她从来没有想着，给自己买件新衣
服，买个好看的包包，她把所有的时间、金钱都给了我。我怎
么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她怄气呢？

饭桌上，我主动给妈妈盛饭。但一句“对不起”，却卡在喉
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吃过饭后，我盯着桌上的水果发呆。“想吃苹果了，我给你
切一个？”妈妈欢喜地问。我心中更加羞愧，忙说“不用了”逃
也似的回去写作业。

“吱吖”一声门被打开，是妈妈。她把一个小碗轻轻放在
桌子上，里面是切成一块一块的苹果，上面还插着牙签。她坐
在旁边看我吃苹果，手上也不闲着，给我剥石榴，石榴汁染红
了她的指甲。我抬头对上她的脸，猛然间发现了几根白发，与
黑发夹杂着垂在脸颊上，她便用手背拂过去。因为她瘦，不论
是脸还是手，上面的皮肤是松弛的，布满了一道道皱纹。

忙碌的日子里总是有操不完的心，这会让她加速的老去吧！
她笑着把一把石榴籽放到我的手中，眼中有着温柔的

光。那一瞬间，我被这双充满慈爱的眼睛打动了，我突然感到
鼻尖酸酸的，眼泪模糊了视线。我轻轻抱住她：“妈妈，对不
起。”

妈妈，对不起！你的生命，都消耗在了在为我操劳的岁月
里，你的光彩都因我的负担而消磨殆尽，我的指责和不负责是
你生命之光的最大小偷……妈妈，从今往后，我会努力学习，
成为你眼中最亮的那束光，永远守护着你的靓丽青春！

（作者均系伊滨区实验中学九年级学生）

学生作文

童年的我，特别瘦。
每次刮大风，姥姥都急慌慌地拧着小脚，四下里寻我喊我，把我从

孩子堆里扒出来，拽回家，关上大门。
我怀疑姥姥是怕我被大风吹跑，因为，我和邻居家的小爱都有一个

绰号，叫“一风吹”。
姥姥关上大门，插上门闩，风在门外“啪啪啪”地拍门，“咚咚咚”地

踢门槛，还在地上撒泼打滚，最后没了动静，大约是被气死了，姥姥这才
放我出门。

就这样，在姥姥的护佑下，我没有被风吹跑，得以在世上站住脚跟。
有时，我也因自己骨瘦如柴而觉得丢人。倘若我能像九婆的外

孙女胖妞那样，脸蛋圆圆的，哈哈笑的时候，两腮滚着小酒窝，那该多
好啊。

风吹来的时候，胖妞仰着脸，叉着腰，不躲不闪，风扑上来可能还以
为是棵树呢，只好给胖妞让路，绕个弯儿去别处吹了。有时候，胖妞故
意顶着风一边跑一边叫，把欺瘦怕胖的风撞得稀里哗啦……

我和小爱躲在门后，扒着门缝看呆了。我们多想成为胖妞啊。
为此，我盯上了弟弟的药。那药叫“胖得生”。
小小的药袋上，有一个扳着脚丫子笑眯了眼的胖娃娃。我心想，喝

了这药，保准自己会从一只干巴巴的蚂蚱，摇身一变，变成九婆家的胖
妞。到了那时，不仅不怕大风，就连龙卷风也不怕……

这么好的“胖得生”，弟弟怎么还哭闹着不肯喝呢，每一次，母亲都
把他按在怀里，捏住鼻子，让姥姥拿小勺子灌。弟弟先是把药水存在咽
喉处，发出“噜噜噜”的声音，到最后实在没了退路，才不得已咽下去。

有时，弟弟会被药水呛住，吓得姥姥和母亲急忙停下来，折起弟弟
的身子，拍弟弟的背。等弟弟咳一阵子，呼吸顺畅了，接着喂……

弟弟不喝，我正好替他喝了。叫上小爱，我俩躲在五婆家旁边的磨
坊里，你一包我一包，混着凉水喝了下去……刚喝完就捏捏对方的脸，
看看胖了一点没有。

晚上，母亲给弟弟喂药，咦，药怎么不见了？母亲问了小姨，问了姥
姥，还问了姥爷。我缩在被窝里一声不吭。

这么些年过去，我长高了，长大了，又长老了。“一风吹”的绰号，早
已掉落在童年的枝梢。小爱也在一场秋日的风中，被吹得没了踪影。

而今，我在风中走着，有时被推搡得东倒一下西歪一下，却仍旧向
着前方。没有了姥姥，母亲在我身边也一日老一日，我晓得，大风起处，
不会再有人急慌慌地向我跑来，边喊边拽，把我掖藏起来了。

我只有自己迎风前行。

当年我叫“一风吹”
□ 怡然含笑

记忆深处

偃师的东北部，是邙山的龙头部位，厚重山化。在商汤墓冢的西
边二里地，有一大户人家，传说是明末清初商号王大聚。王家庄园与
巩义康百万庄园的布局不一样，康百万家是上坡，而王家是下沟，寨
门悬有紫气东来匾额，沟上有桥，曰：王家桥，桥边有棵百年老槐树，
大人们说上边住有神仙，在几年前老宅还田时，没人敢动这棵神树。

大坡下面，有一排四合院，四个高门楼一字排开，我家是王家长
门，云鹏叔住我家隔壁。

1970年，我上育红班，云鹏叔是我们村学校的老师，不知为什们，
他对我特别好，我曾经骑过他的脖子去上学。

当时，他二十岁的样子，一副文弱书生模样。手巧，会拉二胡、写
毛笔字、画画。

一到春节，他是王家桥最忙的一个人，全队的对子都由他写。
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隶书，不了草，很耐看。

我哥结婚时，堂屋的风门油漆一新，他在上面画上了喜鹊登枝，
松鹤延年。

云鹏叔的身份是民师，麦收秋收都得回家干活，云鹏婶身强体
壮，是个棒劳力，瞧不上云鹏叔，在家很霸道。说也很奇怪，这弯刀对
住瓢切菜，竟成了一家，一胖一瘦、一阴一阳，符合天理。

1982年，改革开放，家家分了责任田，云鹏叔也有了一双儿女，家
里开销越来越大，我们关窑村都从沟里往上搬迁，有的已在窑顶平地
上盖起了三间平房。

云鹏婶好强的个性表现出来了，对云鹏叔当民师很不满，工资
低，不挣钱，盖不成房子。

云鹏叔经不住埋怨，便辞了民师，买了拖拉机，各村赶会做点小
生意，我从山化高中回家见到他，他已经变得有点窝囊了。心想，云
鹏叔能做生意吗？

2000 年，民办教师全部转正，民办教师从此告别了农民，成为了
公办教师，响当当吃上了财政饭，抱上了铁饭碗，一个月可以开上
2000 左右的工资，而云鹏叔却没有能享受到这好政策，任由命运摆
弄，风里来雨里去过着苦寒的日子，卖过衣服、卖过菜……

2015年，云鹏叔的堂弟王五的孩子，高中毕业，学习不好，让我帮
他出主意，看看让孩子上什么学校，正好我的朋友正在帮北京八维学
校招生，大部分是热门的软件、网络、大数据专业，两年毕业，工资可
拿每月一万多元。北京八维招生部就设在教育局对面。

那一天，我正在北京八维招生部咨询，偃高英语老师王增范正在
眉飞色舞地给我讲 ，谁谁家的孩子八维毕业后，在北京某公司一个
月挣一万、两万的都有。

我们聊的正起劲的时候，云鹏叔进来了。看到他我的心咯噔一
下，云鹏叔怎么变成这样了！只见他面目呆滞，走路一瘸一拐的。他
说：要杯水喝。

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心里很难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我要送他，他不让。只见路旁有辆三轮车，车上有他卖的菜 ，可

能是到十里外的老家卖吧。
我真想掏五百元给他，无奈身上现金太少，也没有他的联系电

话。
增范哥在催我，别管他了，我们继续聊。
但我再也无心说上学的事了，匆匆离开了招生部。
过了几年，回老家。问我哥：云鹏叔现在过得咋样？哥说：闺女

出门了，孩子也娶了媳妇，就是一家人不待见他，让他自己一个人过，
云鹏婶也不给他做饭，还抢他的鸡蛋。

听了哥的讲述，我陷入了沉默。
云鹏叔——我的老师，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崩塌了……

云 鹏 叔
□ 王元凯

思绪悠悠

我的书架上，一
直珍藏着一本《额尔
古纳河右岸》。每当
我焦虑的时候，我会
翻开这本书，让文字
的美抚慰浮躁；每当
我疲惫的时候，我也
会翻开这本书，让书
里的故事滋养心灵；
每当我迷茫的时候，
我还会翻开这本书，
让人类的悲喜相通
昭示方向。

《额尔古纳河右
岸》（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0年10月第一
版）是作家迟子建的
一部长篇小说，曾获
得第七届茅盾文学
奖。这部小说描写
了大兴安岭地区鄂
温克族的生活和经

历，通过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
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以“我”的口吻，讲
述了一群鲜为人知但有血有肉的鄂温克
人所经历的百年沧桑。《额尔古纳河右
岸》共分为四辑，分别是《清晨》《正午》

《黄昏》和《半个月亮》。
全书以精妙灵动的语言，把远离我

们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像
电影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也
以古老苍凉的笔调，重新唤醒了我们对
自然、对生命、对森林、对流水、对落叶、
对日月、对清风的热爱，一往情深；更以
90岁耳聪目明的老人的经历，诗意地告
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从来不缺少美。郁
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风会吹散心底
的愁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流水的声
音，流水会带来安宁的心境。

整部小说妙语连珠、文字灵动，又给
人以无限的启示。

关于追逐爱而不得，90岁的老人家
说：“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
光一样的，你以为用手抓住了，可仔细一
看，手里是空的。”

关于道路的抉择，90 岁的老人家
说：“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
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
该到哪里去。”

关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90岁的
老人家说：“我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
子里，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
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听不到那流水
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
脚习惯了坑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
在城镇平坦的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
……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
里，把它还给神灵。”

书中虽然写的是遥远而又陌生的民
族所经历的百年沧桑，但又何尝不是我
们凡俗但却坚韧的生活？不同的是，他
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
在日寇的铁蹄、特殊年代的阴云乃至种
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而我们，在
职场规划、生活挑战、生活压力的考验中
过五关，在焦虑横行、心浮气躁、注意力
被严重分散的纷扰中斩六将，我们有着
同样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我们有着
同样的对坚韧的诠释和解读。

书中虽然写的是大兴安岭上的游猎
生活，但又何尝不是我们向往而又热爱
的梦中桃源：围着篝火吃肉、喝酒、跳舞
的人；透过希楞柱顶部孔隙看到的漫天
星光；宽阔平静、奔涌着的河流；河边静
静喝水的鹿和轻悄悄飞起的不知名的
鸟；月光下穿着精致的衣服起舞的萨满；
深秋时节遍地的红叶和深冬时节皑皑的
白雪……在文字中，平心静气地感受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的同时，我们也
可以在心里给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梦中桃源，安放日子、滋养心灵。

人类的悲喜相通，我们和自然休戚
相关，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我
们就能享受到自然更多的诗意回馈；文
字的美好永存，我们和文字朝夕相伴，阅
读文字、品味文字、尊重文字，我们就能
用文字传播更多的真善美，摈弃更多的
假恶丑；美的启示无处不在，我们行走在
美丽尘世间，重新唤醒对生活的热爱、享
受和感受放松与喜悦，无比细小的东西，
也可以让我们淡然欢喜、烟火有味。

人
类
悲
喜
相
通

—
—

读
迟
子
建
《
额
尔
古
纳
河
右
岸
》

□
苗
君
甫

奶奶在世的时候，爷爷是个不太讨人喜欢的老头儿。因
为，他总是刁难奶奶。

奶奶嫁给爷爷73年，伺候爷爷73年。73年来，爷爷对奶
奶说话像下命令，不容奶奶反驳。奶奶年轻时，中午 12点多
下地回来，爷爷说一句：“包点儿扁食吃。”奶奶就会不顾疲惫
慌忙去包。否则，爷爷就会发脾气。

不仅如此，爷爷的口味也很难伺候。奶奶每次把饭端给
他，爷爷尝一口就会挑毛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太软，
就是太硬，不是盛的多吃不了，就是嫌盛的少不够吃……反
正，只要是奶奶给的，哪怕是个鸡蛋，爷爷也能挑出一堆骨头
来。奶奶习惯了，也不吭声。

从我记事起，爷爷和奶奶就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之前
在老家时，他们住在大屋里，屋南一张床，屋北一张床。后来，
来到城里居住，成了一人一个房间。我从没见过他们之间有
任何亲密的举动。连拉手都没有，真的。有回，奶奶坐在小区
大门口和几个老太太说话，爷爷在和几个老头儿唠嗑。到了
饭点，爷爷来到奶奶面前喊她回去做饭，奶奶起身时，从凳子
上没有站起来，爷爷伸手想拉她，奶奶摆摆手不要，硬是自己

按着凳子边站了起来。那年，奶奶89岁，爷爷93岁。
奶奶是91岁那年突然不在的。身体一项硬朗，却因突发

脑梗，仅撑了 6天。去世的前两天，爷爷去看奶奶。人没到，
就扯着嗓子哭开了。那是我第一次见爷爷为奶奶掉眼泪。到
了奶奶床边，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说：“拉拉手，拉拉手。”奶奶那
会儿也清醒，眼睛睁着，很乖的让爷爷拉着手。这是他们结婚
73年来，第一次当众拉手，把在场的我们都看哭了……

奶奶走后，爷爷表现的很是冷静。没有哭也没有闹。还
给我们讲一些人都有这一步的话。我们甚是吃惊意外。同
时，也略感欣喜。因为，我们怕爷爷想不开，怕出啥事。

没有想到的是，奶奶走了一周后，爷爷突然放声大哭了。
声音之悲恸，面容之憔悴。随后几天，动不动就哭，谁劝都不
行。还总是一个人到奶奶的房间里坐坐，坐在奶奶的床上，摸
着奶奶的被单，一坐就好久……

自打奶奶走后，爷爷变了，变得温顺听话了很多。他会艰
难的走到正在忙碌的父亲身边，小声问：“晌午吃啥饭？”父亲
说：“吃面条吧？爹。”爷爷温顺的说：“好。”这是之前少有的温
顺，确切的说是奶奶给他做饭时绝对没有的温顺。

爷爷不仅温柔了，口味也变得很好伺候。无论是对父亲，
还是姑姑、伯伯、叔叔，都很好说话，之前奶奶在时的难缠也无
影无踪。甚至，懂事知好歹的让我们心疼。尽管，他的几个孩
子都很好，都很孝顺。

有次饭点儿，父亲给爷爷盛了半碗菜，过了会儿去看时，
还是半碗。问为啥不吃？爷爷慌忙咀嚼了几下。一口菜在嘴
里含了十分钟也不咽，父亲一尝，有点儿欠火，发硬……

奶奶走后半年，爷爷病了，病得像个小孩子。
不单吃饭要哄，连大小便都需要父亲料理，纸尿裤更是离

不开身。父亲打电话说，有天中午，爷爷又闹着不吃饭，怎么
哄都不行，说想吃鸡腿。正晌午，大红日头晒着，父亲骑着自
行车去乡里给他买，回来时，衣服都被汗湿透了。鸡腿，爷爷
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不光闹人，脑子也糊涂。有几次我回老家，爷爷问父亲我
是谁，待知道我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孙女时，就亲得不得了。

大多的时候，爷爷坐在轮椅上，守在大门口，父亲忙着他
的活。爷爷耳聋的厉害，过路的乡亲们没有人和他说话，即使
人家喊破天，他也听不见。所以，爷爷的日常就是一个人静静
地坐在大门口……我花 180元给爷爷买了助听器，可小心眼
的他怕丢了，就是不肯戴。我估摸着是戴着不舒服不习惯吧。

前几天回老家，带父亲和爷爷去饭店吃饭。刚吃了两口，
爷爷就不吃了。直愣愣的坐在那。问了半天，爷爷嘟囔着说：

“红绕肉可软，你奶牙不好，叫她吃……”
我急忙扭头，泪水奔涌而出……
爷爷97岁，奶奶已去世两年……

我的爷爷
□ 宁妍妍

冬之印象

若有所思

凡人故事


